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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美云

“五一”假期给我们的奋斗按
下了暂停键，然而社会上总有那
么一些人仍在奔忙。

去年“五一”，本来计划好带
儿子外出旅行，临要出发儿子却
不舒服了，着急的我带上儿子赶
往医院。经医生细心检查诊断之
后，说是病毒感染，开了药就让我
们回去。

在等电梯时，儿子说他想吃
点饺子。我听到儿子胃口好，看
来身体没有大碍，心里一乐，赶忙
在美食平台上翻了翻附近的饺子
店。有一家手工饺子店引起了我
的注意，但一贯是“路盲”的我，没
判断出饺子店该怎么走。

这时电梯开了，一位衣着整

洁的外卖哥与我们一同进入电梯，
我突然灵机一动，向外卖哥询问：

“你好，请问你知道这家饺子店怎么
去吗？”一边说着一边拿我的手机给
他看。外卖哥看了看我所指的饺子
店，这时他手机里响起“嘟嘟嘟”的
声音，估计是催促声。电梯行至一
楼，门开了，我们一起出了电梯，我
以为外卖哥会匆忙离开，然而他却
停了下来：“我看一下你手机里的那
个店名。”外卖哥并没有忙他自己的
工作，而是耐心地为我点明方向。

我终于弄明白了。看着外卖哥
离开的身影，我久久未能平静。

总有一些人，保持着内心的柔
软，用行动传递着温情。就像这位
外卖小哥，他在忙碌的工作中依然

愿意停下来帮助一个陌生人。他的
举动让我看到了生活中的美好，也让
我明白了温情的力量。

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儿子好像
长大了。他常常在乘坐电梯时为迟
到的人按开门键，在地铁、公交车上
为老人让座。我想，可能是那个外卖
哥的温情有如电流一般在人与人之
间传递。它传导给了我，也能传导给
我儿子。我相信，在这个快节奏的城
市里，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感受、去
传递这份温情，我们一定能够将这份
美好传递给更多的人。

又一个“五一”来了，那位外卖哥
的身影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
中。我想真诚地对所有勤劳善良的
劳动者说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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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母亲去看她的大姐。母亲有
三个姐姐，她是细妹。小时候，去三
个姨妈家的路是再熟悉不过的，要是
步行，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在大姨妈家屋前屋后喊了几声，
无人应答。找了一通，发现满头白发
的大姨妈正在不远处的田里种黄
豆。她束着围裙、弯着腰，右手握着
小锹、左手抓满豆子，走一步，挖个
塘，播下豆，拍拍土……我连摁两声
喇叭，她才发现我们来了。

在回去的路上，母亲喃喃自语：
“你大姨丈（如东西部方言）已经走了
三四年了，他身体本来多好啊，要是
还在，你大姨妈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的内心泛起一阵无以言状的
酸楚。大姨丈是我在陕西工作两年
期间失去的唯一一位亲人。结束援
陕回家后，我专程去看望大姨妈。她
拿出了大姨丈交给她的一张处方，说
是留给我们备用的。这是一张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的妙方，当年大姨丈寻
访了大江南北的名医，终于把大姨妈
的腰椎治好了，至今没有复发。

我小时候得了一种怪病，住院治
疗的日子里，大姨丈经常来看我，给
我捎来花生糖、大西瓜等当时的稀罕
物，又找他熟识的医生询问医疗方
案。我的病情逐渐好转，家里却因为
我的医药费欠了债，大姨丈家的钱是
最后一个还上的。

我上了学堂后，有一天，母亲带
回一只会说话的“盒子”，说是大姨丈
送我们姐弟俩的，名字叫收音机。
有了这个，我和姐姐的生活从此变
得五彩浪漫、充实快乐。我普通话、
文学素养等都拜此物所教，它为我
们打开了一扇感知世界的神奇的
窗。在我工作之后，还因此创作了一
篇非虚构散文《耳读》，刊发在《少年
文艺》上。

再后来，外出求学的我第一次出
远门，是大姨丈亲自护送前往的。在
求学期间，他还给我写信，安慰我安
心读书，不要多虑家里的事，一句“既
然知道担心是没用的，那还担心什么
呢”如同醍醐灌顶，一下子浇灭了我
的焦躁之火，之后得以平心静气地求
学。毕业后，又是他带我登门求人帮
忙落实回乡从教的愿望，尽管没有如
愿，但他对我的关照是那样及时、切
实、暖心。

其实整个家族的人也都怀念他
的种种好。大姨丈文化水平高，家家
户户有大事需要记录人情簿的时候，
他总是当仁不让，从不推辞，也从没
有出过差错。哪家出了矛盾，往往也
会请他出面调解。我后来听人说，他
是当年公社里的第一个拖拉机手，他
还开过钢筋拉丝厂、洗衣粉厂。

曾经约好，等我从陕西归来，要
好好陪他聊聊西部见闻。我还很小
的时候，老喜欢听大姨丈眉开眼笑地
神聊他在外面闯荡的趣事，他是我心
目中的神奇人物。现在可以换我讲
给他听了。但，寻常人的生活里总有
那么多无奈和慨叹。

慈爱的长辈对于晚辈的意义，不
是给予舒适和富裕的物质享受，而是
让晚辈们真切地感受到坚强、豁达、
乐观、友善等美好品质；在人生路上，
每每想到他们，内心就会充满力量。

母亲坚持做保洁

母亲今年66岁了，在小弟家
附近的小区做保洁已经将近 5
年。我们姐弟几个也由最初听到
母亲要去做保洁时的生气、不理
解、心酸难过，到后来渐渐理解、
接受。

那天，我带着小女儿去看母
亲，吃好午饭收拾好，母亲就带着
我朝她上班的小区一路散步而
去。路上母亲与我闲聊，也是三
句不离自己工作的事，还安慰着
我：“你不用担心，我这样上上班
也好啊。住这边又不像在老家能
有邻居聊天，不做事只能在家里
待着，连说个话的人都没有，快闷
出病来了。现在上班了，一起做
事的人年龄都差不多，还有能说
说话聊聊天的人。”

母亲说话时我只静静地听
着，偶尔笑笑附和她。

“和我一起上班的两个同事，
她们对我真是太好了，什么都照
顾着我，每天还帮我打水什么
的。”母亲脾气好，事事与人为善，
所以人缘好，这个我自然是再清
楚不过了。顺着她的话，我夸着
她：“那也是你人好啊。”

母亲便像受了表扬的孩子一
样，继续说着她工作中许许多多

这样琐碎而温暖的小事。很快我们
便到了她做事的小区，路上和我说
个不停，分明像个唠叨的老太太。
到了工作的地方后，母亲的话很自
然地少了，动作也显得更加利索，拿
了工具就干起活来，我跟在她的身
后要帮她做事，却被她制止了。

“我负责的楼层早被我搞干净
了，没什么事做的，我就是带你来看
看，顺便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脏的
地方。”

母亲拿了一块抹布走进了电
梯，我也跟着她进去了。她开始仔
仔细细擦起了电梯门，一边擦一边
和我念叨着：“这电梯门我昨天擦
的时候放多了清洁剂，今天看着有
点花，所以要再擦一擦。电梯门要
擦得像镜子一样能照见人，才是合
格的。”

听着母亲这样的唠叨，我仿佛
看到了小时候在家里认认真真教我
们做事方法的母亲：“洗衣服啊，要
用温水先泡一泡才能去掉汗味，领
口和袖口的地方要多搓一搓。还有
叠衣服，裤子裤脚要对齐，依着折痕
叠……”

眼前的母亲，做事依然那么细
致、那么一丝不苟，那电梯门上的哪
怕一点点污渍，她都用心地去除着；

个别地方抹布擦不掉的，她就又拿了
纸巾擦，直到擦到干净得自己满意了
才停下。她又到处检查了一遍，感觉
都可以了，才收了工具，带着我开始
在小区里闲逛。偶尔碰到了熟悉的
人，母亲便停下来与他们打招呼，还
闲聊几句。

回去的路上，母亲依然说着让我
不要担心的话：“你也看到了吧，我上
班的小区还是不错的，住户们素质也
都很高。主要我负责的楼层不多，我
能做得下来的。要是做不动觉得累
了，我自己就不做了，放心啊。再说
啊，我要是真能做保洁做到70岁，也
是好事，说明我身体好啊。”

穿着高跟鞋的我明显跟不上母
亲的步子，母亲站在路边等着我，半
开玩笑地笑我走得还不如她快。母
亲的身旁是一朵开得正盛的花，那是
母亲和我都夸奖好看的花。

想起那年刚听说母亲要去做保
洁时，我和二妹劝母亲别去，她却不
听。最后因为难过，我还怪起了小
弟，怪他没有照顾好母亲，才让她生
了出去打工的心。当时妹夫安慰我
们说：“对老人孝顺，能做到顺着就是
孝了。”

如今，对于母亲做保洁，我也终
于释怀。

谢谢你，外卖哥
亲 人
◎陈栾尔

◎杨雪凤


